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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化解的忧伤

我是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移民社区长大的。在这一

群体中，我所尊敬的每一个人都来自另一个国度。他们

世纪初就横越大西洋来的父母乃至祖父母早在 到这

威斯康星州南部这块里 肥沃的谷地，寻找他们更美

好的生活。因为与远在瑞士深爱着他们的家人的联系已

被隔断，所以他们总感到生活并不是完美的。一直到二

战期间，他们和家人才能有通信往来，但这种交流也都充

满着酸甜苦辣的滋味，信的结尾通常都是这样的句子：

“我们还会见面吗？”我记得父亲在接到他母亲或兄弟的

来信后总要忧郁好几天。我的外祖母也一直怀念着远在

故乡的亲生母亲，她心里很明白，贫困和战争（当时正是

二战期间）将她和亲人永远地阻隔两地，不能团聚。思乡

之情是我们家庭文化的一个中心部分。我一直不知道谁

是家庭的组成部分或谁不在家的范畴之内，也不知道我

的家究竟在哪儿。它究竟是在这个新的国家还是在原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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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个国家？那些我从未见过的或从不认识的人真的是我

的家人吗？我不认识他们，但我强烈地意识到我的父亲

及祖母了解他们。许多时候，他们的思绪似乎游向远方。

他们失去了自己深爱着的家人，这一问题从未得到解决。

同样，那些与他们一同生活的人也都有过这种似有似无

的说不清楚的体验。作为一个小孩子，我以为在南威斯

康星农场上那个似乎叫作瓦尔顿的一家就是我的家，而

父亲和祖母则不这么认为。他们所描述的那个家包括远

在大西洋彼岸、只存在于他们的记忆中、而我却从未见过

面的那些亲人。因为那些被他们看作是“家庭”成员的人

总是触及不到，又因为我们居住在大量移民的群体中，所

以思乡之情被认为是正常的。思念远方家人的情绪如此

普遍，以至于在我很小的时候对这种暧昧的损失和笼罩

心头的抑郁便心存好奇，一直抹擦不掉。许多次我听到

父亲操着浓重的乡音对前来听取他忠告的年轻的外国人

说“：不要在远离家乡的地方作超过三个月的停留，否则

你将不再知道家在哪儿。”我对他的话感到疑惑不解。

四十多年来，我一直生活在这个移民社区，我出生的

村庄。直到我上大学，后来做了教授，我都只往来于家和

坐落于附近的麦迪逊市的威斯康星州立大学之间。终于

有一天我迁走了，才明白了父亲说过的话的含义。尽管

我只是迁居到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这两座孪生城市，

与父亲的迁居远不能比，我竟也弄不清楚家究竟在哪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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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不但总是思念家乡的人们，也不想卖掉那儿的房子，而

且始终让它保持原样，好像我随时都要搬回去住。但是，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感受到大城市充满了冒险与刺激，我

着手找到一处新家 一座小东厢筒子房及新朋友。我

的几个孩子在学校假期及工作之余来看我，我也经常和

姐妹母亲通电话。通过这种探访及交流，思乡的感觉很

快消失。我对自己想在哪里居住有了明确的感觉，尽管

我的家人都居住在其他什么地方。

虽然我经常对因离开家乡所失去的一切感到有些疑

惑，但它不能改变我。比起我的长辈们，事情变得容易得

多，因为我那直接的家庭纽带没有被贫困和世界战争所

割断。然而，从一个小村庄移民到大城市对一个人来说

是一个不小的变动。在我感情极脆弱的时候，对我来说

我的家就在“那儿”，它是我的情感寄托。一天，我发现在

我的邮箱前有一个大包裹，它用褐色的纸包着，用笨重的

粗绳捆着，上面贴了一大片邮票。那是一个大鞋盒子，盒

子里装满了父亲自己种的土豆“。用土豆做汤喝，”妈妈

写道“，它会使你感觉像在家一样。”是的，我的确感到了。

家庭在人们心目中的寓义远远超过了人口普查所作

记录的含义，尤其是当越来越多的家庭成员因工作需要

或因被解雇或因国家的分裂、战争或者仅仅是因为个人

选择等等这一系列原因不断分离或迁移的时候。移民的

经验产生特殊的见解，即人们怎样能够放弃他们曾经拥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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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的一切去拥抱新的世界。个人的叙述阐明了移民家庭

在心理上产生的存在与不存在这一祖上遗留下来的无可

名状的、不知是苦还是乐的感觉，尤其是在心理意义上拥

有的家庭与实际存在的家庭不一致的情况下，这种感觉

尤其强烈。除非人们解决了这种意义不明确的损失

这种不完全的或不确定的损失 那是离开家园时固有

的并且达成他们心理和实际意义上的家庭的某种和谐一

致，祖传的这种凝固的伤感会给子孙后代带来很大的影

响，而且，随着更多一般意义的损失不可避免地发生，这

种伤感更为复杂。这就是移民及迁居的后遗症，它是产

生许多个人及家庭问题的根源。

作为一名研究者和家庭问题治疗专家，我曾接触过

四千多个家庭。我确信家庭既是物质的存在，也是一种

精神上的存在。我们寻求的是实际存在的和心理存在的

家庭结构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的一致，因为如果不知道在

这两种意义上谁被认为在场或者缺席，无论孩子或是成

年人都不会呈现最佳精神状态。在不知道谁惯常而且确

切地存在并与自己一起构成一个家庭的情况下，人们的

心理机能很难正常。

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不太确切地用了“家庭”这个词，但

我的尺度仍然是严格的。我认为家庭是由亲密的相熟知

的群体构成的，我们能够随时期待他们的安慰、关心、抚

育、支持、供养及感情寄托。家庭可以是伴随着我们成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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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人们，叫作出身家庭，或者是我们在成年时期选择的人

们，叫作选择家庭。后者也许包括亲生后代或者非亲生

后代，也许没有后代。作为替代，我们也许是亲戚或朋友

的孩子的一个“姨母”或“叔父”，或者是配偶的孩子的继

父母。这种对家庭的见解强调了在场这一尺度 心理

甚至超过上的和现实状态的 了对生育关系的要求。

我们并不是总能彻底地弄清楚家是什么，即使是对

于我们自己的家也是这样。家庭的构成在家庭成员的心

中随着条件的改变以及成员的丧失和增加而不断变化。

真正的家对外人来说不是显而易见的，但谁是家里人谁

不是家里人是处理夫妻问题及其他家庭问题的专业治疗

人员必须知道的。当人们经历暧昧的损失并引起困惑和

苦恼时，心理上的家在减轻伤痛的尝试中就变得尤为重

要。但若要家庭发挥良好的功能，那么，在心理上或实际

存在的家庭这两者之间一定要保持一定的和谐。

虽然临床研究领域大多在暧昧的损失这一问题上保

持沉默，但这种现象却一直是歌剧、文学作品以及戏剧的

素材。在这些作品中，含混的、不确定的损失被美化了。

荷马史诗中的帕涅罗泊 痴情地等待她失踪的丈夫；亚

①帕涅罗泊：希腊神话中斯巴达英雄奥德修斯的妻子，特洛伊战争

结束后，她丈夫长年在外，她拒绝许多部落酋长的求婚，等待丈夫的归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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瑟 米勒在《全是我的儿子》 一剧中描述父亲在一次毁

灭性的空难发生很长时间后仍然坚信他的儿子还活着。

我们使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东西浪漫化，并从诸如妻子等

待奥德修斯归来以及普契尼的歌剧《蝴蝶夫人》 这些

迷人的故事中得到欢乐。正是这种人们最理解不到的情

形震动了他们的潜意识。对于一个有过这种经历的人，

无论如何，这种等待彷徨的痛苦根本不是浪漫。暧昧的

损失总是强烈地压抑着人们，并令人感到痛苦。这方面

的资料在有关心理疗法的研究论述中本应有所涉及，而

不该仅仅出现在文艺作品中。也许，很少有人（那些艺术

家除外）论及这种暧昧的损失的原因在于这种损失在人

们的生活中是再简单不过的了。无可置疑，这种现象并

不是什么新东西，但在临床研究与观察的基础上对其进

行明确的归类和描述则是一种新生事物。

在个人关系范围内，人们所能经历的各类损失中，暧

昧的损失是最具毁灭性的，因为它以不确定的形式存在，

是模糊不清的。一首古老的英国儿歌浓缩了这种模糊不

① 亚瑟 米勒：美国剧作家。《全是我的儿子》是他的第一部重要剧

作，写于 年。剧中描写一个生产劣质军用物资的制造商给美国空军

带来的损失和灾难。

普契尼（ 意大利著名歌剧作曲家。他的四部成熟歌

剧《绣花女》、《托斯卡》、《蝴蝶夫人》、《西部女郎》都以生动的爱情故事为

主，并以悲剧结束。他的最后一部歌剧是著名的《图兰朵》，但因他患喉癌，

未完成手稿而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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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的恼人感觉：

当我走上楼梯，

我遇到一个不在家的人，

今天他又不在家，

噢，我多希望他会走开。

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种近于荒唐的感觉，即对一个

人的存在与否无法确定的感觉。人们渴望某种确定，哪

怕确知死亡也比无休止的疑惑更让人心里踏实。

细想一下，在波斯尼亚，一位老妇人紧抱着一颗已腐

朽的头骨，她认为这就是她儿子的头骨，在附近发现的一

只熟悉的鞋是这种想法的惟一证据。这位老妇人遭受着

一种极不寻常的永远也没有结尾的损失。在这种损失

中，亲人到底是“在世”或“不在世”，一直处于不确定、不

清楚的状态中。人们不能确认自己的亲人是死还是活，

是即将死去还是会康复，是存在还是不存在。没有人知

道这个人的下落，更没有官方或社会团体证实失去了什

么 没有死亡证明，没有人守灵，没有湿婆作法，没有

葬礼，没有尸体，没有任何东西可被掩埋。这种无法确定

的事实造成的无法言表的损失是所有损失中最令人苦恼

的一种。它导致的症状使患者深感痛苦，但却经常未被

觉察甚至于误诊。打开报纸，你就会看到关于这种不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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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常的 一架飞机坠毁于佛罗里达州的沼损失的故事

泽地里，而最令坠机者的家属身心交瘁的总是他们亲人

的尸体还未被发现；或者一位母亲为她的儿子悬挂黄色

缎带，他在十多年前神秘地失踪了；或者一个飞行员在亚

洲南部的某个地方被击落，他的孩子一直希望总有一天

父亲会从丛林中走出来。暧昧的损失不光来自于战争和

暴力，也依附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。它们不知不觉地在

人们的生活中加剧他们的痛苦。伴侣弃我而去，孩子长

大成人远走高飞，同事被解雇，父母老态龙钟并神情恍

惚，都体现了某种程度的损失。事实上，日常生活中的我

们对绝对确定性的追求很少能得到满足，这种追求甚至

也包括我们认为永久不变的和可预见的亲情关系。

暧昧的损失可导致个人及家庭问题的产生，但问题

的起因并非经历这种损失的人在心理上有缺陷，而是因

为超出他们的控制范围的情境或难以应付的困难及悲伤

过程的外部压力。对具有这种损失的不确定性认识和治

疗，多数人在遭到损失后能够得以解脱，能够去理解它、

应付它，并向着健康的方面发展，即使这种损失仍是无法

确定的。对于这种心理基本治疗的主要理论前提是这样

的：笼罩着这个人的损失的不确定性越是超乎寻常，掌握

它的难度就越大，并且这个人的痛苦忧虑就越大，家庭冲

突就越强烈。

现实生活中，许多人会有这样的情感经历：亲人的肉



第 9 页

体已经离去，但人们却认为他还活在世上；而有时，亲人

还真实地活在世上，他们却认为他已经离去。这种处于

朦胧中的意念常使人们感到绝望，他们在绝望中忧虑着，

消沉着，痛苦着，并导致家庭关系的冲突。为什么会有这

样的结果？第一，由于这种损失是矛盾的，不确定性的，

它让人们感到困惑，感到惊愕，他们不知道怎样弄懂这种

状况的含义，所以也无法摆脱它。他们不能解决问题，因

为他们还不知道这种损失是永久的、确定的，还是暂时

的、不确定的。如果这种不明确的情状持续着，家庭就会

表现出绝对的反应：或者认可这个人已经彻底离去，或者

否认任何事情的变化。这几种情况都不能令人满意。第

二，这种不确定的状况妨碍人们对这种损失的模糊性的

正确判断，而正确的判断是通过重新确立与所爱的人的

关系及其这种关系中的角色来实现的。因此夫妻或家庭

关系就会在原处冻结。如果他们还没有放弃那个在肉体

上或在精神上失踪的人，他们就会紧紧把握这种希望，事

情还会回到他们习惯的那种朦胧的状态。第三，人们没

有获准举行那种能有效地证实确定无疑的损失的象征仪

例如在家庭中一项死亡后的式 葬礼布道。即使有但

也很少有可奉行的仪式为人们所经历的暧昧的损失的存

在作证明。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还不能证实他们曾

有的经历，因此，很少有他们所经历和所感受的证实。第

四，暧昧的损失的荒诞性提醒人们生活不总是公正合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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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。作为推论，那些目睹这种损失的人倾向于逃避现实

而不愿提供友善的证明，因此在家庭中就一次死亡来说，

他们也会这样做。最后，由于暧昧的损失是一种持续不

断的损失，那些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曾告诉我说，这种不间

断、不确定性的损失，常常折磨得他们身心疲惫，苦不堪

言。

由于损失的特殊种类千差万别，这种损失的不确定

性不仅产生于对于损失咨询的缺乏，而且还产生于人们

把哪些家庭成员看作是存在或是不存在他们所熟悉的生

活圈子里的矛盾的感觉。例如：一位在战斗中失踪的士

兵的孩子们没有他们父亲的任何消息，不知道他们的父

亲是死是活，但一个离婚家庭的孩子们，他们可能知道自

己的父亲在哪儿，甚至在他们的母亲不同意的情况下去

见他，根本不在意他是否还是他们家庭中的一分子。

生活中无法确立的、暧昧的损失大致有两种类型。

在第一种类型中，人们被家庭成员理解并认为肉体虽然

空缺，但精神却依然存在，因为他们无法弄清楚这个人是

否已经离开人世，所以虽然他并不活生生地生活在亲人

中间，但他的精神却永与亲人相伴。如失踪的士兵、被拐

走的孩子，都说明这种灾难性损失的类型。更多日常生

活中常发生的事件，其中包括离婚和收养的家庭中的损

失也属这类损失。在这些家庭中，父母或孩子常被看作

并不存在或已经丢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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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第二种暧昧的损失类型中，通常是一个人被认为

肉体存在而精神却是空缺的。例如早老性痴呆症患者便

是这种例子的很好证明。另外，其他的慢性精神病患者

也能证明这一类型的损失。一个人经历了严重的脑损伤

后，首先是昏迷不醒，醒来后则变成另外一个人，对以往

的人和事一概不知。这种情况也是这种类型损失的例

子。在更多的日常生活中，人们的精力常常被工作或其

他外部的利害关系极度占据着，从而形成一种若有所失

的精神状态，这也属于暧昧的损失范畴。

如何面对这两种类型的损失及它们对人产生的影

响，我们将会在下面的章节里进行讨论，但我们首先要知

道，这种暧昧的损失及其影响必定与平日里一般的损失

截然不同。

那些遭遇这两种损失的人不得不面对许多不同于平

常的事。最明显的正常的损失是亲人的死亡，它是由官

方证实了的事件。一份死亡证明书、一次葬礼和一次仪

式化的埋葬、真正的埋葬或是抛撒骨灰都是真实的证明。

就死亡来说，每个人都认为永久的损失已发生，悼念才能

开始。大多数却是通过所谓的正常的悼念来面对这种损

年在《悲痛失的。正常的悼念正如弗洛伊德 与忧郁

症》中描写的那样，恢复的目的是放弃一个人与他所爱的

物体（人）之间的牵挂，从而再不断地发展新的关系。这

是一件很困难很痛苦的工作，但这种工作是一个意味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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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种关系已经结束的过程。从这一观点看，凡是精神健

康的人都希望结束某种损失带来的痛苦，然后建立一种

并且能很新的关系 快地去实施。

但是，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人甚至对于那些明确的损

失也会有某种反常的反应，如弗洛伊德所称的病理学上

的忧郁症和今天治疗专家通常所称的忧郁症或忧郁症并

发症等，均属这种情况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个人被某种似

乎不确定的损失所困惑，并长时间地被失去的人或物占

据着内心。这样的例子非常多，如寡妇拒绝吃饭、成为孤

儿的孩子好发脾气、鳏夫的隐居行为等等。

这种情况下的暧昧损失，无论忧郁症还是忧郁症并

发症，在某种复杂的状态下都是正常的反应 如一名

失踪士兵的母亲在战场上无休止地寻找；当一个养子的

亲生父母完全排斥他的时候他愤怒感情的爆发；一个妻

子因丈夫遭遇脑损伤而不再是原来的他时，妻子的沮丧

与离开。这种无法解决的暧昧的损失归结于外部的条

件，不是人性内部的缺点，而凝固这种痛苦的外部力量则

是损失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。

承受这种暧昧损失的人们在寻求治疗并以传统价值

观受到评价时，他们通常表现为神经官能紊乱，表现出如

焦虑、沮丧的征兆。肉体的疾病一旦被诊断，医生便立刻

给药、治疗，但问题的关键是，治疗专家和医生非常有必

要增加他们的诊断内容，那就是了解病人是否经历了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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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无法言说的损失，这种损失也许能正确地说明她或他

所丧失的机体功能。甚至在另一方面，这种损失的不确

定性也能削弱健康人的能力，从而让他们的行为超出常

规。

确实，遭遇这种不确定损失的人没有必要责备自己

或家庭中的其他成员 为他们永久不变地悲伤。

诊断医生也不能低估病人的内部动力。不像人的确切死

亡，一种暧昧的损失也许永远不会使人达到对于正常结

果必要的超然境地。例如意义不明确的复杂的损失，使

人们的痛苦过程更加复杂。由于这种状况是不明确的，

所以人们无法开始哀悼。它让人感觉像一种损失，但又

不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损失，这种混乱的状况使痛苦的过

程凝固下来。人们由希望陷入了失望又从失望回到了希

望。沮丧、焦虑以及肉体的疾病经常发作，当人们被忽

视，甚至因情况更改而幻想时，这种症状首先影响个体，

紧接着呈连锁状反映传播，从而殃及整个家庭，家庭成员

也会因这种损失变得心事重重以至于他们之间相互回

避，这样家庭就变成了一个似有实无的空架。

当然，这种情况表现出的不同程度的严重性，体现在

这个家庭及这种损失的性质上。下面我们将通过具体实

例看看暧昧的损失是怎样影响着一个现代家庭的。让我

们来研究一下乔纳森先生及其夫人之间的问题，他们的

婚姻关系还存在，但他们的情感却变得日益疏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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乔纳森先生是一个大公司的经理。他给我打电话问

是否能带他太太来治疗。精神病科医生正在用药物给乔

纳森太太做治疗，她总是感到沮丧，精神不振。这位医生

还建议她同时做一下家庭治疗。这对夫妇第一次来治疗

时，我感觉他们俩就像一对身居同一间屋子里的陌生人。

他们之间根本没有交流，却分别和我诉说，而诉说的内容

都是对婚姻的困惑和失望。“我们不能彻底解决婚姻中

的问题。”“我们的婚姻是一种表面现象 不再有热

情。”乔纳森夫人说。真相暴露了，许多年来她一直都感

到孤独，乔纳森先生大部分时间不在市内或者总是长时

间呆在办公室。她从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家或他是否

能回家。他若是真的回来了，乔纳森太太说“：他会说他

相当忙，但他不说忙什么事。他从不问一问我的生活，也

不关心一下孩子们。我主动说一些事给他听，他根本不

感兴趣。”大约在一年以前，她开始抱怨他总不在家。他

暴跳如雷“：我的事业比我们之间的关系更有意义，我宁

愿去旅行！”她被击垮了，从那时起，她变得日益消沉，整

天闷闷不乐，很少有心情好的时候。他们有两个孩子，现

在正在上中学，很少需要她，孩子们仅仅在厨房吃饭时露

一面，很快就消失在自己的房间，看他们自己的电视节

目，玩他们自己的电脑以及打他们自己的电话。另外，经

过一些调查后，乔纳森太太又透露出她的母亲也“远离了

她”，因为她的母亲身体状况越来越坏，变得痴呆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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乔纳森先生的家庭充满了这种无可名状的暧昧的损

失。虽然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都不能明确地表述表现在

乔纳森太太身上的沮丧症状之外的、他们所经历的事情，

但在这个家庭中，这种暧昧的损失正在不知不觉地给家

庭成员造成危害。这种婚姻是空洞的，这个家庭也一样

是没有实在意义的。要消除乔纳森太太的这种低沉与沮

丧的情绪，就不得不改变他们家庭的生活秩序（她的孩子

所希望的，她的丈夫所不希望的，她的母亲所不可能希望

的） 或者她不得不改变并学会接受围绕着她的那种

意义模糊不明的事。但最好的办法是在他们家为她设立

一个中间地带，她需要为自己弄清楚哪些是不能弥补的

损失 并为此感到遗憾 并同时弄清谁始终在一个

地方与她保持着关系，这种关系可能被怀疑，但也可能使

她重新焕发生活的活力并开始改变或调整自己的情绪。

这个过程也是我们的夫妻和家庭问题治疗的基础，在这

一过程中，我应用的理论是我多年从暧昧的损失造成的

破坏性因素中总结并获得的。

对暧昧的损失的研究

我之所以能够认识暧昧的损失这种现象，并对其进

行研究，是与许多个飞行员家庭分不开的。这些飞行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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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知在对越南、柬埔寨行动中失踪。那是在 年 ，

我正在与美国战犯研究中心圣地亚哥空军健康研究院的

全体人员合作。在他们的家庭中，我们接触了那些失踪

飞行员的妻子们，从她们身上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这种复

杂的失踪所带来的那种说不清楚、模糊不定的打击。我

努力思考怎样才能消除她们不得不去面对的、不管是什

么样不确定的情况给她们带来的压力。从某种意义上

说，他们一生都要面对这种压力。这不仅仅是缺少这方

面的信息，也是因为没有官方出具的曾有任何东西失去

了的证明。我在与四十七个在战争中失踪的士兵家庭的

接触中，对分布在加利福尼亚、夏威夷和欧洲的这些家庭

进行了研究。这一调查显示，妻子不断地坚持丈夫虽肉

体失踪但精神仍存在于这个家庭，这种想法消极地影响

着她及她的家庭。她坚持她在战争中失踪的丈夫精神存

在，并用这一感觉支配或帮助她去做一些决定。这个家

庭表现出极大的冲突，却缺少有效的家庭机制，缺少凝聚

力 。

例如，某一个家庭总是不能对不守规矩的孩子进行

惩罚。因为这位母亲总是说“：等你爸爸回来再说。”在另

一种情况下，一位妻子总是不能及时地作出财政决定，因

为以前总是由她的丈夫来定夺。总之，一个妻子情绪的

健康状况是通过放弃搜寻丈夫归来的依据，并融入新的

社会关系中来提高的。这项研究显示，家庭成员的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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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精神上的而不是肉体上的，可以看得出，这一研究首先

说明了暧昧的损失是令人痛苦的并导致了沮丧消沉的症

状；这一研究还显示了无论是肉体的存在还是肉体的空

缺，都讲述了这样一个完整的故事，即谁在人们的生活

中，谁又不在人们的生活中的故事，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同

时还有一个精神上的家庭。这些发现以及其他人的研究

都使这一理论有了充分的依据，即暧昧的损失是人们面

对的最难应付的损失。在家庭中，一个人的存在与不存

在是精神上的同时也是肉体上的现象。

今天，仅仅因为越南战争，就有超过两千个家庭一直

在猜测着他们所爱的人在哪里。偶尔地，当政治气候允

许时，部分人体遗骸的碎片就会从越南迁移到国内

一颗牙或是一块骨头的碎片，但即使有法医的鉴定证明，

家庭成员也永远不会确定这一身体的某个部分确实是属

于他们失踪的家庭成员的，或者那失踪的家庭成员确实

已死。因为这种微小的碎片可能是从活着的人身上取来

的。无论如何，等得精疲力尽了，大多数家庭也就接受了

他们最终得到的那些碎片作为失去亲人的象征，在举行

葬礼时把它们埋葬。其实，一种结束的象征总比什么也

没有好得多。也有一些人不相信他们盼望的事情已结

束，于是他们给官方施加压力，继续在越南搜寻他们的亲

人。

年，为在更多有过实际损失的家庭中证实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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